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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頓悟，吳秀波給我們念了一首唐詩

無論曾經被敘述過多少遍，演員吳秀波的經歷都具有一些人生傳奇的意味，即便在演藝
行業也並不多見。他體驗過年少不羈的自由與愜意，經歷過動盪生活和心慌滋味，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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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了“為了生存而奮力對抗和掠食，所有童真、夢想都被打碎”的殘酷。一路走來，他
一路與“演員”這個身份拉扯、爭鬥，又重新言歸於好。他經歷過困頓的時刻，卻又從
未停步，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第二種表演方式。如今他可以自由穿梭於自我與角色間，卻
也仍然相信命運的神奇。

生命的神奇

二十多歲縱情於江湖、三十多歲回歸演員行當，四十歲被奉為男神，作為一名演員，吳
秀波一路的成長軌跡並不符合大眾的認知。他曾經形容自己為“一個永遠生活在別處的
人”，一個“生活得比較自我和謹小慎微的人”，也贊同他小學班主任對他多年前下的
斷語。“他說吳秀波，你就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我覺得說得至今可以朗朗地解讀我
這個人。”

人到中年，回憶起少年時代的老師，吳秀波常常感慨生命的神奇。他在初中的英語課上
看課外書，英語老師點他的名。“他說，吳秀波，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你，你說你長得
也不寒磣，也不比誰傻，萬一你以後當了演員，人家讓你演一個外國人你怎麼辦？”這
句話在漫長的時間裡被他遺忘，直到拍攝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猛背英文台詞的時
候，才又在腦海中冒出。“原來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告訴我你未來可能需要這種知識。”

吳秀波最近一次感受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在《大軍師司馬懿》的拍攝現場。

這部講述三國時代的權謀戲，在橫店前後拍攝了333天。為演員發愁、為劇本發愁、為
音樂發愁、為拍攝週期發愁……作為這部電視劇的監製，吳秀波在這部戲上投入了近兩
年時間。在所有瑣事之外，他還是司馬懿，一個有著“鷹視狼顧”之相的謀略家。

諸葛亮上方谷火困司馬懿，是具有轉折與宿命意味的一場重頭戲，生命中的一次背水一
戰。吳秀波在外景地拍了三天，每一天都是驕陽似火。拍攝的最後一個鏡頭，是司馬懿
欲揮刀自刎，而天降大雨救下父子三人。吳秀波將刀橫在脖子上，聽到了遠處傳來的驚
雷。

“哲學吳”

此情此景恰好與吳秀波的一本隨筆集的名字遙遙契合——“上天賜予的一場戲”。隨筆
集出版於2012年，文字全部來自於過往採訪錄音的整理。在媒體圈裡，吳秀波有一個
外號——“哲學吳”。

無論面對如何艱澀或抽象的問題，吳秀波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應對，不乏詩意的表達。

提及父輩，他念出了《北國之春》的兩句歌詞：“家兄酷似老父親，一對沉默寡言人。
”

談到生命中的頓悟，他沒有直面問題，而是轉而背出了一首唐詩：“青鳥銜葡萄,飛上
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

《唐詩三百首》小時候裡幾乎都是名人名詩，唯獨這首，作者是一個捧劍僕，吳秀波想
看看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寫的詩，能和李白、杜甫的詩並列。

“讀了覺得，太像一幀畫了，就是一隻青鳥銜著一個葡萄，飛在井邊上，女孩怕把它吵
走了，不敢把簾子捲起來看。短短四句，營造的畫面我能想像出，我想任何一位攝影師
和導演都會想像這個畫面怎麼拍。這首詩講什麼了麼？它講葡萄哪兒來的嗎？它講美人
的委屈了嗎？它講後來怎麼樣了嗎？沒有。它講什麼意義了嗎？也沒有。就是簡簡單單
的一個當下，這才是頓悟時刻。”

多少有些讓人意外，這個有著“哲學吳”稱號的男演員卻自認為一個不善於交流、甚至



有些表達障礙的人。似乎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他講述了參加《我是歌手》第三季總決賽
的經歷。

好哥們李健找到他幫唱，他二話不說答應下來，卻在上台的前一天接連發燒、腹瀉。生
理的不適帶來了心理的緊張，他一度打了退堂鼓：“我說，換人吧，不行。”

吳秀波再一次出現在電視節目的舞台上，是作為綜藝節目《歡樂喜劇人》的主持人。在
導演施嘉寧的描述中，“吳秀波”這個名字在節目一次天馬行空的頭腦風暴裡偶然出現
，卻一下抓住所有人的神經。他將吳秀波與喬治·克魯尼、休·傑克曼等一眾好萊塢成
熟氣質男星相提並論。他覺得，既然休·傑克曼能夠駕馭奧斯卡頒獎禮的舞台，吳秀波
為何不能主持一檔喜劇競賽節目？

而在吳秀波的描述裡，接到節目組的邀約，他覺得回到了自己的本行。上世紀80年代，
從中戲表演科班畢業之後，吳秀波來到定向委培的鐵路文工團，天天在舞台上演出。

施嘉寧用“有毛邊”來形容吳秀波的主持。在合作之初，雙方一直在進行微妙的妥協，
吳秀波青睞哲學化、詩意的表達，而節目組需要他在一些節點承擔主持人串場的作用。

但是除了主持人這一重身份，站在舞台上的吳秀波還扮演著陪伴者的角色。吳秀波顯然
這一重身份上給了節目組很大的驚喜。讓施嘉寧感受深刻的是吳秀波身上的真誠和尊重
。“他說，我盡我所能尊重，再配上90度的鞠躬，他給這個舞台帶來了溫度。”

“上天賜予的一場戲”

在吳秀波的描述裡，“尊重”是他放入自己表演最重要的“私貨”。這大概也是多年繁
雜生活和工作經歷在他身上烙刻下的最醒目印記。

“我上學的時候就勤奮地看課外書，我當了演員以後我勤奮地唱歌，我唱歌了以後我就
勤奮地開飯館，我開了飯館的同時我就勤奮地談戀愛，我有了孩子以後就勤奮地演戲。
”吳秀波這樣描述他的40歲以前的生活，“我是一個永遠生活在別處的人。”

演戲，是吳秀波經歷的最艱苦卓絕的拉鋸戰，也是折磨良久的一次爬坡。他在三十歲後
回歸演員行當，用幾年的時間獲得了業內的認同，也在這段時間中體驗了突破“天性解
放關口”的痛快。

“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太多表達自己的機會，突然間給了你一個舞台，你可以通過
任何角色在鏡頭前肆無忌憚地表達自己。演員一旦突破了這個關口，就會覺得特痛快。
”

釋放自己給吳秀波的表現帶來了力度、感觸和真實感，但日子久了也給他帶來了困惑。
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騙子，或是一個沒有主意的演說家。“一個演說家總得有主意，沒
有主意去演說，有什麼意義呢？”

困惑在拍攝電視劇《上海上海》的時候爆發。有一場戲吳秀波接連喊停，連停了二十多
遍。“我對面站著段奕宏，我說對不起，小段，我總覺得彆扭，小段說，沒事沒事，他
就陪著我演。那部戲的導演是毛衛寧，他也瘋了，說秀波你怎麼了？你前兩條演的我就
過了，你還要來什麼？我說我就是自己覺得彆扭。”

在另一場戲中，經過了走戲、綵排，吳秀波卻在正式拍攝中走到鏡頭之外。現場的攝影
師大聲提醒，也讓吳秀波心下覺得不妙。“我總是力求在自我的環境中找到另外一種歸
根於角色的解脫，但是這個念頭已經大到讓我喪失了行業的規範和理智了。”

那段日子被吳秀波視為比較痛苦的時刻。他於是開始跑步、爬山、游泳，用漫長運動後
分泌的多巴胺去抵抗生活中的苦惱。他常常一跑就是三四個小時，從徐家匯跑到松江的



車墩影視基地，迷了路再打出租車回來。跑步讓他在身體上戰勝自己，面對需要翻過的
坎兒。

如今回想起來，吳秀波覺得在那段跑步的時間裡，自己把對表演的認知重新梳理了一番
，當所有的經驗和道理都扔掉以後，他感到了一種全新的自在，開始產生了第二種表演
狀態。“從那以後開始有了《黎明之前》、《心術》，有了《趙氏孤兒案》以及《北京
遇上西雅圖》。”

《北京遇上西雅圖》將45歲的吳秀波送上了“男神”的位置。在他的朋友與合作者看來
，這份遲到的成功，源於吳秀波經歷過的一切。每一段經歷、每一級台階和邁上去的每
一步，都決定了他最後所處的位置。“他有閱歷，有經驗，演戲的時候非常敏感，同時
做人很低凋，”與他在《人山人海》中合作的蔡尚君導演說，“他所有的經歷成就了他
。”

MW：你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不善於交流的人，但是你在媒體圈有個外號，“哲學吳”
。所以這看起來是個非常矛盾的事情。

吳秀波：我生活中很少與人長時間說話，平時就是該說的說，然後就不說了。所謂“哲
學吳”這個名諱，是因為採訪中總會提出很多問題，我不存在這個問題或者我解決了這
個問題，發問的人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需要一個答案。單我沒有答案，我要跟他說這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可能對伐又會覺得我不尊重他。

就比方說，在我出名之後，採訪我的人就想找到我的奇蹟。但是哪有奇蹟呢？我只能說
我對得起我的工作，我挺認真地思索我的經歷，剩下都是命定的。我不能說我經過了多
少艱苦卓絕的歲月，最終靈光一閃出來了，沒有。我之前幹過很多其他的事兒，我開過
飯館，賣過服裝，幹那兩件事一點不比演員容易，如果那兩件事幹好了，我就想不起當
演員這個事了。所以我不是一奇蹟。

於是我就開始繞，繞到最後，對方覺得好像我說得挺有道理，但是也沒有正面回答這個
問題。這就是我作為一個有交流障礙的人，自我解決問題的思維過程。

MW：你覺得自己屬於什麼類型的演員？

吳秀波：我覺得演員在演戲上沒法去歸類一個類型，所謂的類型也是命運所致。比如說
是喜劇演員、正劇演員，還是其他。但是很多喜劇演員，就比如卓別林，其實他喜劇的
核，都是悲劇。所以所謂類型，我沒有具體想過。但是表演肯定分表現派和體驗派，中
戲的教學都是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驗派的方式來教。所以我學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體系，也就是所謂的“真聽真看真感受”。

MW：一直有一個說法，說每個演員都會在他的表演中夾帶一點“私貨”，那你覺得你
夾帶的“私貨”是什麼？

吳秀波：尊重，這可能是我夾帶的最重要的私貨。在所有的角色交流過程中，不管我眼
睛裡看到的是哪一個角色，我的眼神裡應該沒有“藐視”這個詞。我的眼睛裡你能看到
敬重、冷對，或者專注，或者無趣，但是應該沒有任何藐視。這是一種習慣吧，也就是
所謂的私貨。

MW：蔡尚君導演一直特別感謝你。當時拍電影《人山人海》，那時候你已經有有很高
的知名度了，劇本裡那個凶手只有大概10場戲，但你還是接了這部電影。為什麼會接？

吳秀波：其實看劇本都得看它的戲劇環境和戲劇態度，我覺得從蔡尚君導演的劇本裡面
能看到他清晰的戲劇環境和明確的戲劇態度，我又覺得這些與我對藝術的認知不違背，
所以不管那個戲成本多低、角色多小，我應該去。



MW：你有很豐富的經歷，這些豐富的經歷裡，有沒有一些頓悟時刻？

吳秀波：頓悟時刻它是一個態度，頓悟的是當下那一刻的心境，是靈光一閃前的鋪陳。

拍《黎明之前》的時候，我事先就跟劇組其他人說，我有交流障礙，然後平時總坐在一
邊，不說話。如果十五天不跟任何人說話的時候，有一天你走到一個樹林裡，風吹草動
你都能哭出來，其實那是一種體驗派的方式。所以整個從那個戲開始，我大概我以為我
在表演上進入了另外一種狀態。那可能就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頓悟時刻”吧。

MW：最近有沒有看什麼印象比較深的電影？

吳秀波：有很多片子我都覺得很好，比如《海邊的曼徹斯特》、《愛樂之城》，日本的
《深夜食堂》，我都覺得挺好的。

我前兩天還看了一個特別悶的片子，我也覺得挺好的，《小森林》夏秋篇，就講一個女
孩一年四季在做飯。我覺得要複雜很容易，要簡單卻是一件難事。必須是有一個環境，
這種片子才能產生出來。我向那個戲劇環境表達，表達我的敬意。

MW：所以你喜歡的是《小森林》裡那種簡單的意境？

吳秀波：我給你念一首唐詩。“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
中國曾經有這樣的意境，只是現在沒有了。五百年前有，一千年前有，兩千年有，我不
知道未來五十年後，一百年後，乃至於兩百年後，五百年後，還會不會有。

MW：你為什麼會記住這首詩？

吳秀波：《唐詩三百首》小時候必須都得背，裡面幾乎都是名人名詩，唯獨這首，作者
是一個捧劍僕，就是替主人拿著劍的僕人，有點像周星馳電影裡的秋香，這樣一個人觀
察小姐寫的詩。我就想看看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寫的詩，能和李白、杜甫的詩並列。讀了
覺得，太像一幀畫了，就是一隻青鳥銜著一個葡萄，飛在井邊上，女孩怕把它吵走了，
不敢把簾子捲起來看。短短四句，營造的畫面我能想像出，我想任何一位攝影師和導演
都會想像這個畫面怎麼拍。這首詩講什麼了麼？它講葡萄哪兒來的嗎？它講美人的委屈
了嗎？它講後來怎麼樣了嗎？沒有。它講什麼意義了嗎？也沒有。就是簡簡單單的一個
當下，這才是頓悟時刻。

繼著名演員羅伯特·德尼羅與編舞家本傑明·米派德之後，此番在中國，傑尼亞特別邀
請風格鮮明的實力派演員吳秀波與大家分享那些塑造人格、定義人生的不凡時刻。作為
傑尼亞中國區代言人，在吳秀波的詞典裡，頓悟不關乎成敗得失，而事關當下與心境。
他永遠生活在別處，也永遠生活在當下。可關注傑尼亞在官方活動網站defining-mome
nts.zegna.com打造的“頓悟時刻”思想平台。這裡匯聚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齡和文化
背景的精英人士關於“頓悟時刻”的精彩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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